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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大地捧出的诗行
穿过时间的回廊
一平一仄
在巴山蜀水间轻吟浅唱

你是大地的舞者
从崇山峻岭中旋转跃出
一路欢歌
带着灵动的音符
奔赴一场盛大的相遇

你不停地舞着舞着
只为长江拥你入怀
你的清澈，融入他的雄浑
低吼着奔腾而去

山峦叠翠处
一抹绿绸飘逸
川江号子在你身边响起
渔舟唱晚和着炊烟
好一曲醉人的江水长歌。

十八梯

你是一道古老的伤疤
隐藏在这座城市的胸膛里
厚磁巷的传说，善果巷的记忆
战火纷飞中
驮载着那些血色的过往

你是岁月里的一丝褶皱
在记忆的深处蜿蜒
石梯层层，青苔点点
回荡着儿时的欢笑
风过处，都是时间的低语

山城的风，带着江水的咸
吹过每一段石板路的脊背
旧时光里的灯笼
与霓虹灯并肩
给你涂上最好看的胭脂

夕阳斜照，光影迷离
木窗透出热辣的气息
游人的脚步，吆喝的声音
繁华与古朴相依
你成了一张薄薄的名片

（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
人民检察院）

嘉陵江（外一首）
陶苏川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在一起案件办理中，我们需要对
领取抚恤金的每一位当事人进行调查
核实，从什么时间开始领取，定额多
少，实际共领取了多少钱。

在一个村庄的东北角，我们见到
了一位当事人。她五十来岁的年龄，面
庞消瘦，头发已经花白，目光呆滞。虽
已是日暖风和的时节，她仍穿着冬日
的棉袄，坐在梧桐树下的板床上，一动
不动地凝望着远方。

院子与田地接壤，没有院墙。三间
堂屋坐北朝南，被分成两间，东边的两
间双开门是主房；西边的一间是单扇
门，没有窗户，屋里昏暗，放着一张床，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显得十分陈
旧。床上过冬的被子显然还没有换下
来拆洗，厚重，有些脏。

当事人没有搭理我们，甚至没有
转脸看我们一眼。当我们想开门见山
询问正题的时候，给我们带路的村干
部挥挥手阻止了我们。

“她的精神出了问题，就是问她什
么，她也不能说清楚。”村干部向我们
解释。

“那她的烈属抚恤金谁替她领的？
谁照顾她的生活呢？”我们问。

“唉，一言难尽。她原本是十里八
村数得着的漂亮媳妇，出了名的贤惠、
能干，谁能想到她会变成这个样子。现
在是她侄子、侄媳照顾她的生活，都是
他们在替她领抚恤金。你们等一下，我
找 她 侄 子 、侄 媳 回 来 给 你 们 说 说 情
况。”说完，村干部匆忙去找人。

见了我们，问明来意，当事人的侄

子、侄媳很热情，像见了久违的亲人一
般。

“俺叔在部队是连长，在一次执行
任务时牺牲了。”当事人的侄子说话直
截了当。

“你叔牺牲多长时间了？”我问。
“有 20 多年了。”当事人的侄子拿

出相关证件，可以清楚地看到，烈士已
经牺牲 25年了。

“你叔你婶有孩子没有？”我接着
问。

“俺叔在部队，俺婶在农村，聚少
离多，直到俺叔牺牲，他们也没有要上
孩子。”当事人的侄子又一次叹息。

“按说你叔牺牲时，你婶还年轻，
她怎么没有再婚？”这个问题已经超出
询问提纲范围，但话已出口，覆水难

收，好在当事人的侄子并不排斥。
“唉，重感情的人啊，问题就出在

这里，说来话长。”当事人的侄子边回
忆边讲述，“俺叔高大英俊，长相气派，
一表人才；俺婶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
的掌上明珠，人很漂亮。他俩是自由恋
爱，感情基础好。俺叔牺牲后，亲戚邻
居都劝俺婶改嫁，俺婶死活不同意，坚
持守着他俩的家。每天农活之余，早晚
两趟到俺叔的坟前看看，站在坟前喃
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后来，她的精
神出了问题，生活不能自理，当时她的
父母都已去世，没有其他亲人，我就把
她接到我的院子里赡养她，她是我婶
呀！”当事人的侄子眼角有些湿润。

“她每天很少活动，从早到晚坐在
院子里，望着俺叔的坟茔发呆。”当事
人的侄子顺着当事人呆望的方向抬手
一指，我们看到绿油油的麦田尽头有
一座坟茔，再往远处，是突兀的河堤。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到深处，思
念如海。我突然想起这句话，暗自感慨。

询问笔录的最后，都有一个常规
问话：“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当事人的侄子欲言又止，憋了好
大的劲，才鼓起勇气问我们：“检察官
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们反映一
下。我替俺婶领的抚恤金都用到俺婶
身上了，这些，村干部都知道。她身体
有病，常年吃药打针，开销很大，所领
的抚恤金根本不够用。我的家庭条件
不好，贴补不了她多少，请你们根据政
策帮助问问，能不能提高点抚恤金标
准？”

我们向他解释，什么样的情形，发
多少抚恤金，国家都有硬性规定，不能
随意改动。不过，根据具体情况和相关
政策，帮他问问，我们完全能做到。

回来后，我们进行了认真对比，查
阅国家政策规定，发现当事人的抚恤
金发放标准确实低了一档。据此，我们
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提高
当事人的抚恤金发放标准，得到了县
民政局的回应和落实。

走访虽然结束了，但那远方的凝
望，却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作者单位：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检
察院）

凝 望
郑亮

前一阵，检察院门卫高师傅一改
往日的笑模样，总是闷闷不乐，动不动
就火气冲天。

“高师傅，早啊，这是我准备退的
快递，放您这里，一会儿快递员来收
货，您帮我给他，可以吗？”“我不给，你
自己给，一天到晚买了退，退了买，头
都被你搞晕了！”这天早上，小汤笑嘻
嘻地把自己准备要退的货放到门卫
室，谁知挨了高师傅一顿训。

眼看快到上班时间，小汤悻悻地
将要退的货揣回包里，大踏步朝着办
公楼走去，心里却犯起了嘀咕：“高师
傅是咋了？明明是个极热情的人，多麻
烦的事情，他都会主动帮忙，这几天他
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呀！”

中午下班后，小汤特地在食堂门
口等着高师傅来打饭，打算跟他边吃
边聊，可左等右等也不见人影，小汤只
好 决 定 先 吃 完 饭 再 去 门 卫 室 问 个
明白。

刚来到门卫室，小汤就看到高师
傅的妻子高大娘坐在门卫室里抹眼
泪。见到小汤来了，高大娘忙拉住了他
的手：“汤主任，我正找你呀，出事啦！”
小汤急忙问：“高大娘，您别急，出什么
事情了？”

“我家老高，他，他，他非要去辽宁
丹东，明天就走，谁也拦不住，问他去
干啥，他也不吱声，他只说要去买车
票。他又没出过远门，我想让儿子陪
着，他还偏不让，这可怎么办啊？”高大
娘边说边掉眼泪。

“大娘您别急，我来问问到底出了
什么事。您放心，高师傅是烈士遗孤，
咱们检察院是拥军爱属模范单位，军
属有什么困难，组织上一定会想办法
帮助解决的。”小汤来检察院工作已经
四年了，去年刚被任命为机关党委双
拥办副主任，这四年里，他年年都到本

院的转业军人以及军属家中慰问，对
高师傅一家的情况很清楚。

这不，将高大娘送回家后，小汤就
带着机关党委的同事马不停蹄地去找
高师傅，终于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看
到了身背斜挎包的高师傅正站在自动
售票机前捣鼓，怀里还抱着个鼓囊囊
的布包。

小汤急忙跑过去，问道：“高师傅，
怎么了？您这是要去哪里呀？”

高师傅愣了一下，眼神从错愕转
而坚定：“你们谁劝都不成，我要去趟
丹东。”

“去丹东？”小汤想到高师傅的父
亲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牺牲在前
线，莫非是跟他父亲有关？

“丹东有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刚重
修了，里面还缺我父亲的名字和资料，
需要我赶快送过去。”高师傅拍了拍怀
里的布包。

原来是这样！小汤连忙说道：“您

别急，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回去之后跟
领导汇报一下，然后以单位的名义跟
丹东那边沟通，再想别的办法把资料
送过去。”

“不要的，不要的，这多麻烦你们，
平日里组织上对我太照顾了，不能再
给你们添麻烦了。”高师傅连连摆手。

“没事的，您相信我。”小汤一把搀
住高师傅的胳膊，请他坐下，“高师傅，
你怀中的布包都是证明材料吧？您快
打开，让我拍个照。”

高师傅缓缓将布包打开，里面有
高师傅的父亲高良玉的革命烈士证明
书、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以及三等功
奖章等资料。

这些资料简短地勾画出烈士的一
生：高良玉（1929 年 11 月 27 日-1951
年 9 月 1 日），男，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
凤仪乡红巾村人，1949 年 3 月参加革
命，生前为 235 团 5 连战士，1951 年 9
月 1 日在朝鲜反击战中牺牲，荣立三

等功一次……
在火车站售票厅的长椅上，这些

资料吸引了来来往往的购票群众驻足
观看。大家肃然起敬，有的还主动跟高
师傅攀谈、合影、握手。这么多的热心
人，让高师傅汗都下来了。

小 汤 将 这 些 资 料 用 手 机 拍 了 下
来，说：“高师傅，我先送您回家，我汇
报情况之后，马上跟您联系，您放心，
如果需要，我陪您跑一趟丹东。”

将高师傅送回家后，小汤立刻跟
机关党委书记汇报了情况。书记十分
重视，马上联系市直工委、市民政局通
报情况，之后两家单位分别联系了丹
东市相关单位，小汤也将材料发给了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就这样，烈士高良玉的姓名和生
平事迹被顺利地收录到丹东抗美援朝
纪念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给小汤
发来照片，小汤特地将照片洗出来，拿
给高师傅。高师傅摩挲着照片，随后，

紧紧握住小汤的手：“汤主任，我都不
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你，谢谢你了！”

高师傅的心事了了，可小汤觉得
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做。

小汤来到机关党委办公室，刚说
了个开头，书记就笑着说：“咱俩想到一
块儿去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
向市直工委汇报，争取把这个报告会
办得更大，让双拥工作走进更多人的
心里。这也是我们检察机关加强军人
军属荣誉激励机制和权益保障，做好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务实之举。”

八一建军节那天，在市直工委的
大力支持下，抗美援朝烈士高良玉英
雄事迹报告会在大礼堂隆重举行，烈
士高良玉之子高中祥作报告。

“1949 年 3 月，我的父亲在枞阳扫
帚沟为他人干苦力谋生，当解放军解
放枞阳，他毅然决定投身革命……”听
着高师傅饱含深情的讲述，全市党政
机关干部、军人代表、群众代表无不动
容，心中满溢崇敬之情。

报告会结束时，烈士的精神在大
家心中久久激荡，军民鱼水之情在大
家心中久久激荡，全市拥军优属拥政
爱民之风也在大家心中久久徜徉。

此后的高师傅又恢复了往日乐呵
呵的模样。他说，以前政策好，他作为
烈士之子得到了妥善安置，不愁吃穿。
如今政策更好，他不但不愁吃穿，还走
进了大礼堂作报告，真是一人立功，全
家光荣啊。

从妥善安置退役军人，增强军人
军属荣誉感，到履行检察职能办理军
人优抚优待保障、名誉荣誉保护公益
诉讼案件，再到持续开展“双拥”共建
活动，甚至细微到在 12309 检察服务
大厅窗口前放置“军人优先”告示牌
……多年来，这些大文章和小细节，让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薪火
相传。

不只是小汤，每一个检察人都相
信，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从过去到现
在至未来，双拥之花会一直灿烂盛开。

（作者单位：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检
察院）

英烈，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刘晨

周日。晚饭后，女婿接到同事的
电话，被告知当晚得赶去集中办案
点，还说待会儿来接他一同前往。

女 婿 是 某 市 辖 区 纪 委 监 委 的 干
部，近期抽调至专案组办案，周末才
能回家；有时候因加班，周末也不能
回家。

得知爸爸将要离家去几十公里外
的地方工作，幼儿园大班的小外孙女
桃桃，刚刚还开开心心地和爸爸妈妈
做手工，一个电话，她便兴致全无。

“爸爸，今天是星期天，明天才
星期一，明天去不行吗？”桃桃噘着小

嘴说。
“不行的，这是单位的要求哦。”

女婿说。
“你好久都没有陪我做手工了 。

今晚去，你又不能陪我了。”桃桃撒娇
道。

“爸爸周末就回来陪你……”
少 顷 ， 女 婿 的 手 机 再 次 响 起 。

“好好，我马上下楼！”女婿走向门
口，换鞋。女儿和桃桃到门口送行。
系好鞋带，他打开房门，突然又转身
弯下腰，在桃桃的额头上轻轻地吻别。

“爸爸，路上注意安全！”桃桃声

音有点儿哽咽。
“ 爸 爸 知 道 。 你 要 乖 乖 地 听 妈

妈、姥姥、姥爷的话哦。”
“嗯。”
随着房门轻轻关上，桃桃又拉着

妈妈快速走向客厅窗户，母女俩从窗
口探出头。“爸爸，路上注意安全！”
见爸爸走出单元门，桃桃又一次对着
楼下的爸爸高声提醒道。这次，她的
声音带着哭腔。

“知道了，知道了！”楼下传来女
婿的应声。

“哇！呜呜……”看见爸爸的身

影消失在小区门外，桃桃再也忍不
住，将头藏进妈妈的怀中，“哇”的一
声哭起来。

良久，桃桃平复下来。她找来一
张小贴纸，请妈妈在上方写“爸爸”
二字，自己在下方写画：I♡Y——意
为“我爱你”，贴在自己爸爸妈妈的卧
室门上；再找来彩纸，剪几个五角星
的图案，贴于爸爸妈妈的床头……

这一刻，子女对父母的爱，被小
外孙女桃桃展现得淋漓尽致。

默 默 地 看 着 这 一 幕 ， 我 倏 地 想
起几年前，桃桃尚不满周岁，身为
党 员 的 女 婿 响 应 “ 决 战 脱 贫 攻 坚 ，
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召唤，踏上省内
对口支援的新征程。女婿援藏近三
年，三年里桃桃和爸爸有过数次别
离，有时一别竟是数月，却从未出现
过今天这般状况——因不舍至极，而
伤心哭泣。或许彼时，她太小，还不

懂得别离的意义，而今，孩子终于长
大了——我想。

这 一 幕 ， 亦 重 重 地 撞 击 着 我 的
心。我联想顿生，想到女婿临时工作
的集中办案点，想到正在那儿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严重违纪违法
者。此刻，他们正因此前的种种不端
行为陷于桎梏之中，反思反省，未来
或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倘若他们
正值中年，也有乖巧、懂事、离不开
自己的孩子，他们该怎样去面对自己
的孩子？怎样给予自己孩子不可缺失
的父爱或母爱？

其实，生活中，你的孩子不需要
靠你违反规则来给予他太多的优渥
条件，给予他陪伴、引导、快乐学习
与健康成长的和美家庭环境，给予他
不缺失的父爱和母爱，足矣。

（作者单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
检察院）

爱与陪伴
黄太平

位于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其官网上已经能查询到高良玉烈士的资料。

小区东北角有一棵大槐树，槐树
叶郁郁葱葱，好像搭起了一顶巨大的
绿色凉棚。

槐树下总是聚集着一群缝衣服的
阿姨。她们一边缝着从加工厂拿来的
羊绒大衣——据说每缝一件有 20元左
右的工钱，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聊着。
阿姨们中间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白发
老人，她总是微微眯着眼，听着阿姨们
聊天，似乎很享受这一段户外时光。

每 次 从 那 里 经 过 我 都 要 加 快 脚
步，生怕慢一点就要被阿姨们从头到

脚点评一番，估计家里多少存款都要
被她们讨论出来了。

近日，却从母亲那里听来了这样
一件事。小区东头李阿姨的母亲年老
瘫痪，李阿姨丈夫去世了，孩子在外地
工作，李阿姨一个人照顾着老母亲。为
了贴补家用，李阿姨想找个超市理货
的工作，每天下午要去工作两个小时，
但是失能的老母亲谁来照顾呢？

缝衣阿姨们得知后，有人提议：每
天下午把老人推到大槐树下，由她们
一起照看着。阿姨们纷纷响应，你一言

我一语地说：
“顺手的事儿，交给我们！”
“你提早送过来，上班别迟到了。”
“你放心去吧！”
…………
于是，大槐树下就有了每日午后

一群阿姨围着老人缝衣服的场景。
再经过那里，我留心观察。那位老

人坐在轮椅上，不时需要喝水、吐痰，
阿姨们缝着衣服，谁有空就递上水杯
让老人喝一口，递一张纸巾替老人包
着吐出的痰，或是给老人的轮椅换个

方向，避免阳光直射……阿姨们是那
么默契，一切做起来是那么自然。

张阿姨要接孙子，提前走了；孙阿
姨家里来客人，提前走了；王阿姨有广
场舞表演，也提前走了。但是总有人陪
着老人到最后，等着老人的女儿来把
老人接走，才拎着小凳子回家。

那日下班，看着阿姨们依然在默
契地照顾着老人，我冲她们微微笑着点
头算是打个招呼。没想到，阿姨们热情
地回应了我。从那以后，每次路过，阿姨
们都会同我说话，“下班了啊。”“吃饭了
吗？”“今天穿的衣服真好看！”……

我问阿姨们：“万一哪天你们都有
事，没人照顾老人怎么办呢？”阿姨们
不屑地看我一眼，说：“风大就凉，人多
就强。咱们这么多人搭手，还能照看不
好一个老太太！”

渐渐熟络之后，我下班经常会在

那棵大槐树下停留片刻。有消息灵通
的阿姨知道我在检察院工作，会和我
说一些家里遇到的法律难题，比如“借
钱给别人要不回来了”“孙子在学校摔
掉了牙”“新买的房子屋顶漏水”……
有些难题我也不了解，但我总是尽量
告诉她们程序该怎么走，该去找什么
部门或是什么人解决。

得到回答的阿姨们向我道谢，甚
至要拉着我去她家吃饭，我连忙摆手
说，不用客气，都是顺手的事儿。

夏去秋来，大槐树的叶子慢慢变
得微黄，大槐树下依然是阿姨们坚守
的“根据地”。在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小
区“秘闻”，同时透过那层层叠叠的槐
树叶，我也感受到了夕阳余晖洒落在
身上的融融暖意。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检
察院）

顺手的事儿
陈利

当一串串稻子
收敛望向天空的目光，开始低头
感受大地的厚重时
秋，便来了

年迈的父亲，一手背在身后
一手拂过稻穗
低头弯腰的姿势，像一把
蓄势的镰刀
期待着，属于他的季节

母亲，大汗淋漓
她把菜园里，红的辣椒
紫的茄子、绿的豇豆
挂在窗前，或
搬到了屋顶
开始晒秋

我，站在一棵丰满的梧桐树下
不用侧耳，蝉声欢噪
抬头，“嗨，秋来啦”
突然的寂静，似在等风来

一片桐叶，似凤凰
翩然，展翅
落于书页间
至此，我便收藏了
一整个秋天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门市东
宝区人民检察院）

立 秋
刘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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